
我们家属区里常见一位拾荒老人，有时

遇见，他在翻垃圾桶，大半个身子探进绿色的

垃圾桶里，翻出些瓶瓶罐罐来，再把一个个的

易拉罐逐个踩扁；有时遇见，他在压纸盒，背

着些许是用来生火做饭的枯树枝，嘴上叼着

不知哪里捡来的烟头；有时遇见，他背着手在

小区里转悠，好像他也是这小区里的一名住

户。比起平日里不常碰面的邻里，他倒算得上

是“熟人”一个了。

老人与一般的拾荒者并无太多不同：衣

衫褴褛，身形佝偻，趿两只不合脚的鞋，头发

胡须花白又杂乱过长。初次和“熟人”打交道

是一个寻常的下午，我下班回来，恰巧碰到他

在单元楼门前的垃圾桶翻捡，身后站着一位

穿保洁制服的大妈，一边大声责骂一边动手

捶打着，他也不嗔怒，只倒退两步嬉笑看她，

眼见他的退让反促使大妈气焰愈盛，我赶忙

下车阻拦。大妈跟我解释说，他在翻捡垃圾过

程中将原本丢在垃圾桶内的垃圾全部翻腾了

出来，搞得一地狼藉，作为这片区域的保洁员

如果垃圾散落在垃圾桶外，肯定她要受到责

罚。想到保洁工作的辛苦，我便不好发作，可

转身看到老人的模样又不由得心生怜悯，想

起家中还有些大米，便问老人是否愿意接受。

这才发现老人大概是智力缺陷，对于我的问

题，并不能清晰准确地回答，期期艾艾间嘴角

还有涎水顺着胡须淌下来。保洁大妈告诉我

说，老人就住在这附近的村子里，无妻无子，

自己也不晓得生火煮饭，平日里就靠在这里

捡捡废品换些吃食，我这才发现自己送大米

的这个想法有些冒失，再看看老人还在努力

地用手比比划划，摸了摸口袋里还有二十块

零钱，就塞给了老人，老人略带迟疑地接过

钱，看着我，似乎想说些什么，我以为是想表

示感谢，便摆摆手转身回家去了。那天以后，

每次家中分类好的可回收物品，我总是留在

下午才拿下楼去，交到老人手里，免得他在垃

圾桶里翻捡，开始时老人看到我过去，总是努

力地想跟我说点什么，但看到他沾满污渍的

双手和淌着涎水的嘴角，我便躲开了，日子久

了，他也不再说什么，只默默接过我手中的东

西就离开了。

前日下班，回家的路口看他跟一名中年

男子并肩坐在路沿上聊天，仰脸微笑时春日

午后的斜阳洒满一身，让人觉得温暖又明

亮。

此时，我蓦地发现，曾经在我眼中根本没

有办法顺畅交流的老人，居然也可以跟别人

聊天。从着装上我推断中年男子大概是附近

工地上的工人，虽然听不到他们聊天的内容，

但我看到老人与男人并排坐在那里，没有惊

惶不安的局促，也不需要费力的比比划划，两

人脸上都是恬淡闲适的微笑。我猜不到他们

聊天的主题，是眼下生活中的困顿，还是对遥

远未来的美好期许？但我想，那个午后，对于

他们两个而言，都是温暖又舒心的。而留给我

的，却是无尽的思考，“我们能轻易付出同情，

却很难给予发自内心的平等与尊重。”

最近两年，有一个名字频繁地亮相于《诗

刊》《诗选刊》《星星》《解放军文艺》《中国诗

人》《芒种》《诗林》等各大诗歌及文学综合刊

物，以及各大诗歌网络平台，像一颗耀眼的星

星一样，一度刷新了广大读者诗歌视野里的

天空，这个名字，就是“王跃强”，这是王跃强

诗歌现象之一。近日，王跃强又接到了“白天

鹅”全国诗歌大赛二等奖的领奖通知，这是自

2016 年 8 月以来，王跃强第五次摘到的诗歌

奖项，前四次分别是《诗选刊》全国爱情诗大

赛三等奖、《中华文学》杂志社“2017 年度中华

文学奖一等奖、《中国诗歌网》重庆频道年度

诗人奖、《中国诗人》第三届年度诗歌奖。短短

一年多来王跃强获得的这些诗歌奖项便是王

跃强诗歌现象的又一表现，这些现象从一个

侧面说明了王跃强诗歌创作巨大的冲击力。

这种冲击让我们发现，从 2016 年王跃强重返

诗坛以来，中国当下诗歌的天空便有一颗耀

眼的诗星冉冉升起。

王跃强大学毕业后当过记者、编辑，后投

身商界。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写诗的他创作的

“男玫瑰”系列爱情组诗在《诗歌报》《星星诗

刊》《当代诗歌》等报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受到读者和诗评家的喜爱与好评。从 2016 年

8 月，王跃强重返诗坛以来，王跃强的很多优

美动人的诗句便刷新了很多诗人和很多诗歌

爱好者的微信朋友圈，比如“白天鹅，你们脸

上的晴朗/给了我八十万亩的辽阔”、“我是一

首归来的歌/正在卸下往事的残雪/双肩上，承

担着对白云的亏欠”、“我要为你写一些温暖

之诗/映满爱情的花影//在上午左边，紫藤架

下/小木廊里/我的笔，在纸上走得香气扑鼻//
我因你成为最美丽的词语/把荒野，写成花

园”、“你是红泥小炉，坐在我/爱恋边/哦，暖暖

的小板凳/小朵小朵的梦，好看的细火焰”、“面

对这潭碧水，我渐渐柔和下来/身体中，少了锋

芒/心事澄明/群山开始透亮，记忆中的晴空不

是白纸/它画着一轮艳阳”、“如果春天真像花

朵说的那样/我们这些泥土里弯腰的种子/就
应该站直身子擦擦汗”、“现在，一盏灯的花瓣

全开了/这些天黑才来的亲人/制作出温情脉

脉的好夜晚/一大片新生的词语跳动着/把狭

窄的心脏阔宽了一夜”, 等等这样一些形象丰

满清新流畅又能唤起读者感官共鸣情感共鸣

启发读者美好想象的诗句一度成为了在广大

的王跃强粉丝里广泛转发广泛传播的内容。

各大网站、各大微信平台、微信朋友圈一度出

现了经久不衰的“王跃强热”，形成了强势的

“王跃强现象”。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王

跃强诗歌意义的全部，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王跃强诗歌的影响力，那些富于质感又灵

动柔软的鲜活诗句也不得不使一些专业的诗

歌方家以及评论界的专业人士受到视觉和阅

读的冲击。

由王跃强早年时期的“男玫瑰”系列引起

的反响不难看出，应该说早年的王跃强就有

一颗喷薄的诗心，早年的王跃强就是一位在

诗歌的海面上能够掀起风浪的诗坛才俊，而

在诗坛上崭露头角后他却果断地戛然而止，

选择了商海搏击的另一条路，但后来的事实

和经验告诉我们，在商海里冲浪搏击的王跃

强仍然不乏英雄本色，经年累积，王跃强在商

业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全国各地很多地方

都有王跃强的基础项目，全国各地很多地方

都有他忙碌的影子。在商业领域取得可观的

成绩后，王跃强于 2016 年突然又强势回归冲

击诗坛。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也许只

有王跃强知道，但是通过王跃强的经历以及

他优秀的诗歌表现，我似乎隐约能够觉察出，

这与王跃强的人生自信有关，王跃强曾说，诗

歌，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说自己多年在商海

沉浮，脱离诗歌，但始终没有放弃诗歌，内心

深处永远怀抱诗歌。是的，王跃强这个诗歌赤

子做出这样的选择，应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是很理性、很智慧又很自信很个性的选

择，这让我似乎发现曾经坐在大学校园里的

王跃强就对诗歌有一种天生的热爱，有一种

理性的认识：坐在房子里是写不出有生命营

养的诗行的。王跃强丰富自己的生活经历是

为自己汲取了更多的诗歌养料，使他以后的

诗歌创作更为健康，更为茁壮。

她迎接我的眼睛

我迎接她的衣裳

她蒙住我的眼睛

我卸下她的衣裳

我们把眼睛和衣裳

分开存放

这个夜晚黑暗很美

我们不需要眼睛和衣裳

这是王跃强写夜晚的一首诗。他说“黑暗很

美”，他说“我们不需要眼睛和衣裳”，我知道这

“黑暗”里面有诗人的隐喻，同时我也知道这些

诗句里只有“夜晚”和“黑暗”是真实的，其余全

部来源于想象，尽管作者写道“她蒙住了我的眼

睛/我卸下了她的衣裳”，但我仍然知道写诗的

王跃强身边根本没有一个“她”，我知道王跃强

他把孤独的夜晚当成自己诗歌的狂欢。因为我

知道诗人是想象的母亲，强势的诗人会无节制

的生产瑰丽的想象，再加上夜晚更适合想象生

产，很多诗人便会在夜晚失眠，当然不是无奈的

失眠，而是喜悦的失眠。

“遇见桃花是幸运的/至少证明我们活到

了春天”，这是王跃强《遇见桃花》里写桃花的

句子，当然王跃强还有很多写桃花的诗，不过

《遇见桃花》这首诗是我第一次慎重阅读的王

跃强的诗歌，在此，我就武断地把这朵“桃花”

权当王跃强诗歌创作的心态吧，这个“春天”，

我也权当王跃强诗歌创作的春天，王跃强有

一颗桃花一样灿烂的诗心，他的诗歌的“春

天”也一定是灿烂无比的。

潮头拾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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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体是
我一生的客栈（组诗）

姻 (重庆)王跃强

读杜甫的时候

读杜甫的时候，我的诗句起风了

无数虎啸狼嚎

成吨的惊雷，成捆的闪电

疯狂袭来

企图吓倒我，掀翻灵魂的屋顶

让我无室可居

觉出唐代的寒冷，瑟瑟战栗

让我抱紧

身体中的残梁断柱

顿足呼号

但我，偏不这样！因为有杜甫的傲骨支撑我

有广厦，大片大片地

矗立，在眼前

我的灵魂有多高

它一直都在我骨头搭建的小屋里潜游

从没要过一勺美酒，半缕阳光

也没穿过一件白云做的好衣裳

我总是担心身体内太黑，太窄

遇见风雨路滑它会不会跌跤

一辈子走走停停，挖坑埋坑

它都死死的跟定了我，不像影子

天黑了就溜走，住进自己的大别墅

我和它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它长得什么模样，个子到底有多高

也只能猜，眼睛无法把身体里的摆设看透

我一生的热闹，抵不过寻找它时半秒的孤独

直到昨天夜里，我被时光的黑手摘走

躺在月光很薄的坟茔

它才第一次离开我的血肉

蹲在我散了架的骨头边小声泣哭

哦，它蹲着，竟然比我高出一个头

味道

春天宽大，那朵花多么孤单

有时候，风一刮

枝头像悬崖

我曾想

如果站在她身上

能否体会到

寂寞之极的味道

墓碑

我的手，刚摸到墓碑

那落日一样的血

苍凉

透骨的冷，让我肃然起敬

哑默如夜

浮生如梦

果子离开树枝，我离开身体

浮生如梦，守不住埋头远去的风

七只菊花的鸟，认不出飞回的巢

那个鸟声中爱过我的人

竟然与出走的灵魂一样陌生

知命的石头，在山的凹处解脱

流水，抹去浪花

水底埋着失去天空的落霞

枯坐在拾荒者的秋风上

我既无风景也无残香

低头作揖，云朵从头上飞过

旧梦一瞬轻了许多

不敢问前世，不敢问今生

不敢问一枚正在飘下的叶子

它靠近泥土的姿势，实在太美

我怕一张口，秋天马上破碎

我怕一不小心

说出了万物苍生枯萎的真相

我的身体是我一生的客栈

我的身体是我一生的客栈

它并不筑造在群山里，也不安放在波涛边

它随着我的一生

行走

春江花月夜，身体里来了很多客人

他们，饮酒

品茶，抚琴，吹箫，谈情，说爱，往往醉后

把舞蹈，跳到梦中

夏日，客栈的侧面荷池溢香

青蛙因爱而叫

莲一样的丽人来了，我同她在深情的清水中

结成纯洁的藕胎

待到秋风初凉，我的身体经霜

客栈移入熟透的果肉

在滂沱的泪雨之后，在簌簌而下的桂子中

在我，知晓了众多蝴蝶的生日

当大雪纷纷降临，我的客栈着上银装

新来的客人们，并不

像往事寒冷，他们也不挤向我的心边取暖

依然欢乐如驱寒的炉火

四季，年年，我身体的客栈

随着我的一生迁徙

而家，最终

在哪里，我却浑然不知

在今夜

我想搂着月光

聆听身体在夜里复燃

暗黑里，许多声音在悄然膨胀

我似乎无法企及你给我的高

灰烬如水飘落

我深陷其中，无助地举着

时间脱下的最后一根白羽毛

把星光与咒语牢牢抱紧吧

天掉下来了

我站的大地会塌下去吗

如果

如果要死，我就死在风中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

拥有喧嚣的大地和孤独的天空

我要把所有的繁华和苦难都交与一片叶子

风不止

我的生就不止

暗伤

挖一座山的石头，埋进河流

留一场漆黑的雪

解释寒风没冻死的冷

那个早就说来还没来的爱情

在昨夜的梦中凿开泉眼

我用它做处方

喝带苦的药

看血液里裂开的道道暗伤

挽歌

哪里还能开出一朵花

在暮色的峡谷

黑夜的缝隙宽到天边

山的魂，水的骨，我的怨

睡了很久，秋风醒来

收拢巨大的身体

是不是还不够大

再加些虎啸，狼嚎，加些泪水

加些峡谷边的峭壁

加些梦里搬不出去的石头和伤口

枯叶远去，云落酒醒

我的身体只被挽歌轻擦了一下

就刮起一阵微凉的风

穿过落日

斜飞的雨，可是我的亲人

涨价（外一首）

姻 (湖南)许浒传

我翻来覆去地数着钱

钱包和口袋加起来

正好还凑出个整数，四十块

这要买本 37 块的诗集

和一份蛋炒饭，已经够了

但从前天起

没有 3 块 5 毛钱

蛋炒饭里将不再加鸡蛋

锄头

为了让一棵树苗在山坡上安家落户

我必须给春天开一道口子

跟随了憨厚的父亲 20 年

锄头的脾气依然是那么倔强

不仅想从我的手里逃脱

还试图把我的方向掌握

从它那呈 75 度倾斜的姿势里

我发现———

原来它也想站成一棵春天的树

王跃强：桃花一样灿烂的诗心
———浅析王跃强诗歌现象

姻（宁夏）李耀斌

一说起石榴花，我就会想起宝瓶。说起来

有些忧伤，四十年前的事了。

在成都九中读初二的时候，班上忽然自

发组织要去灌县野炊了。文革时期，这种好事

真是千载难逢！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沿途

的兴奋，似乎永无止境。

全班乘坐的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迎风

前进，眼睛被吹得睁不开了，吹得流出了眼

泪，但仍然止不住我睁眼看世界，看远方，金

黄色的麦田、翠绿色的菜地、竹林、白色的公

路、路边的高大的桉树，世界是那么美好！天

上的白云在飘……突然一阵欢叫，前面出现

了青山。先是隐隐约约的，随着汽车的前进，

青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越来越感觉得到

“触手可及”了！

到了灌县，逛古城，游玉垒山、二王庙、都

江堰，一切多么美，多么令人激动。而留在我

内心深处最难忘的，是宝瓶口的石榴花。

野炊之后，我们野游，欢笑，歌唱，涉水，

来到古风犹存的离堆公园。应该是石榴花开

放的晚期了。同学们惊风火扯往前跑了。我落

在后面，有意去走无人走的偏僻小道。这是我

的性格使然。不喜欢一窝蜂去赶潮流，而喜欢

走进无人之境，独自享受林荫道的优美。纯粹

是为了宁静，不愿意被人打扰“内心的思考”。

不经意就来到一片石榴树下。潮湿的地

面，落着一些深红色的花。我喜欢那种颜色，

鲜艳，漂亮，可惜她们都飘落了。仅有几朵还

留在树枝上。她们的样子像“宝瓶”，她们叫石

榴花。

这么好看的花朵，竟没有人赏识！我为她

们抱打不平。虽然她们已经快要过气，但样子

依然很美。我拾起其中一朵，好看，好颜色！含

有一种“伤心的美”，这是我自己给她们“内

定”的含义。为什么说是“伤心”呢？因为她们

太寂寞了，周围是喧嚣的“风景”，而她们无声

无息，自开自落，再优美的外表，再丰富的内

涵，终归是自生自灭！

而且，在她们头项、身边及周围，深绿色

的叶枝已然繁茂、几近肆无忌惮张扬，快要遮

天蔽日了。她们的天地真是一时比一时越来

越来小、越来越没有戏唱了！

我把一朵大的石榴花捡拾起来，捏在手

中。她的花瓣轻柔，软和，像绸缎，钟形的花萼

饱满，光滑，像腊做的，更像是“花瓶般”的橙

红色瓷器。这样好看的花朵，竟无人过问。我

握着她，匆匆向前赶路。我感到这里面有一种

无人体验的“孤独美”，只有我不期而遇第一

次接触到了她！

现在想来，这可能跟我“诗歌萌动”的早

年孤独之心有牵连。在初中时代，我独来独往

成性，并且已经有意无意爱上了“写作”。所以

我关注的，往往是别人所不关注的事物。石榴

花该是其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感天动地”

的“最美对应物”罢？在我的意念中，除了她，

还有一个可以相提并论，那是同样“优美而忧

伤的”桃花。

多年以后，我在一个盆景里再次遇见了

石榴花，精巧多了，但却没有了在宝瓶口所遭

遇到的那种“忧伤美”。为什么呢？可能是人造

的盆景局限了我的感觉。而在宝瓶口，偌大个

公园，石榴花却位于偏僻之处，这使我跟她们

有了某种“共同遭遇”之感，所以内心便不免

动荡起来，想入非非，伤情难止。

现在想来，石榴花的确也非同凡花。她们

形象独特，尤其是所处的时间“非常敏感”，春

夏之交，往回走似乎“一切可以重新再来”，就

像一去永不再来的“初恋”。往前去，仿佛“一

切早已定论”，不管是前世姻缘，还是后世奇

遇，“所有的经历已成宿命”，不可更改。

她们“受命于危难之际”，对上，可以为情

人，为美妃，为王后；对下，可以为农妇，为村

姑，为妻为母；对中，则可为“哀家”，为独身，

甚至同性恋等等。但她们都任劳任怨了！这就

为“石榴裙”种下了种种机遇！虽然石榴裙本

身不含贬义，但跟在拜倒她脚下后面的，往往

却是些不光彩的人和事，这使石榴裙很沾灰，

在我看来，颇有些不公平。这样，我更尊敬石

榴花也更尊重石榴花了！

美而坚、光而大的石榴，是她们的果实。

但品尝她们，要讲技术。对此，我却缺乏必要

的耐心。因此，我的用心只在“花”而不在

“果”。看来，我是个“重过程”而比较“轻结果”

的人。对宝瓶口石榴花的态度，甚至影响了我

对所有花朵的评价立场，真有点“中邪”的嫌

疑了。

“落叶灌木，树干灰褐色，有片状剥落，嫩

枝黄绿光滑，常呈四棱形，枝端多为刺状，无

顶芽。单叶对生或簇生，矩圆形或倒卵形，叶

面光滑，短柄，新叶嫩绿或古铜色。花朵至数

朵生于枝顶或叶腋，花萼钟形，肉质，表面光

滑具腊质，橙红色，宿存。花瓣单瓣或重瓣”云

云，这样很专业的说法，我是记不住的。我所

记住的，是石榴花“永远忧伤的美”。

潮头品茗玉

宝瓶石榴花
■（四川）杨然

姻（陕西）郑东升

熟人


